
政府為免議員辭職再參
選的事件再次發生，建議
修改選舉條例，以遞補形
式代替補選，在立法會動
議二讀進行期間，聲言

「預 坐監」的「人民力
量」黃毓民再次發難，趨
前干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長林瑞麟，粗暴推跌局長
的講稿，並且大罵林瑞麟

「無恥」、「賤人」、「狗
奴才」，兼且想「擒住佢

（林瑞麟），摑佢一巴」，
幸得七名保安合力阻止，
並且依照代主席劉健儀指
示即時驅逐黃毓民出議事
廳。被拉離場時，黃毓民
還是心生不忿說 ：「我
一定唔會放過你」。

補選公投慘淡收場
虛耗公帑

黃毓民之所以如此激
動，是去年那個「變相公
投」正是他有份發起的原
因吧。可惜這項活動既得
不到部分反對派中人和建
制派支持，亦得不到市民
響應，結果投票選民只得
50萬，不投票的卻是270
萬，投票率只得17%，打
破回歸以來最低紀錄。

「搞事五子」最終以「低票勝出」重返立法
會，白白虛耗公帑1.6億。從事件之中，我
們知道「搞事五子」這班人自大、天真兼冇
腦，以為凡事一廂情願、自把自為，就有人
與他們相唱和，怎知事與願違，落得慘淡收

場，兼連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投票結果的慘淡收場，正好反映市民對他

們此等兒戲搞作表示厭惡，市民的原期望是
想透過心儀議員的一張嘴去表達訴求，誰知
遇人不淑，他們竟然聯群結隊辭職，違背了
選民的原有意願，亦破壞了他們最初對立法
會的原有承諾。反對派口口聲聲遞補機制剝
削選民投票的權利，他們何嘗不是糟蹋了選
民的期望？

以遞補制代替補選防議員搞事
黃毓民表示「選舉遞補機制」是回歸以來

最粗暴的法案，不可以讓條例「鑑粗」通
過，他何嘗不是回歸以來最粗暴的立法會議
員，每每「鑑粗」搗亂立法會？所謂「五區
公投」慘淡收場，何嘗不是代表 市民不滿
他們「鑑粗」離開立法會再選、「鑑粗」浪
費公帑1.6億嗎？黃毓民罵林瑞麟「賤人」，

「搞事五子」何嘗不是「犯賤」。有議員不
當，折騰自己走出去玩一個毫無認受性的遊
戲，然後面懵懵地返回原有議席。更無恥
的，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失敗，竟然還有人
夠膽說自己「勝利」！他們「鑑粗」辭職，

「鑑粗」說自己勝利，乃雙倍的無恥。
「搞事五子」的無聊搞作，大剌剌地浪費

公帑，很多市民都想「擒住佢 ，摑佢 一
巴」，惟沒有人付諸行動，原因是市民知
道，動粗是無禮表現，會令自己和認識的人
感到羞恥，可憐「黃郁人」和其「豬朋狗友」
卻毫無羞恥的心，輸了又不認，動粗亦不覺
得是甚麼一回事，又不懂得自我反省，他們
的舉動比很多坐監的人還要粗魯，這班搞事
分子在立法會，肆意做騷搗亂，不務正業，
譁眾取寵，惟香港人已經看到反胃。

毫無疑問，以遞補形式代替補選議員是合
情合理的，尤其是應付那些不知所謂、不知
廉恥的「所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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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及其公民黨友去年搞的「補選公投」，最終落得慘

淡收場，兼且連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如今以遞補形式代

替補選議員更證明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杜絕議員辭職再參

選的鬧劇再次發生，尤其是對付那些不知所謂、不知廉恥

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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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即將步入選舉季節，為備
戰今年11月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和
明年9月進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
舉，一些政治組織為求提高曝光
度而增加遊行次數，本是意料之
中。然而近半年來的觀察，發現
社民連之所以示威遊行頻繁，不
僅僅是因為選舉需要，更與隱藏
在其背後的支持力量有關。有一
個問題社民連至今也沒有講清
楚：如此頻密的示威，活動經費
從何而來？

不是「窮人黨」而是「富貴黨」
社民連很長時間不是一個富有

的政治組織，從2006年成立之初
時，即已表明該組織是代表基層
的。雖然其激進的抗爭手法贏得
某些市民的支持，但畢竟還無法
成為主流的政治組織，其財力更
不可能和民主黨、公民黨同日而
語。然而，偏偏就是這麼一個自
稱「窮人黨」的團體，過去每次
選舉的開支卻是大得驚人。以
2008年立法會選舉為例，該組織
豪花528萬港元，最終取得三個席
位，平均每個議席開支176萬港
元，是立法會所有政治組織中的
次高（第一為公民黨，平均每席
開支186萬港元）；當年陶君行參
選費用高達140萬港元。

如此龐大的開支從何而來？社
民連對此常用的解釋是：市民的
零散捐助、六四活動及年宵攤位
賣貨所得。但這種解釋很難令人
信服，以今年年宵節擺賣為例，
這個社民連視為最重要的籌款方
式，最後僅獲15萬港元，創歷年
新低。事實上，背後如果沒有龐

大的資金支持、沒有大筆的政治款項，社民連連日
常運作恐怕都成問題，更不用說是耗資數百萬元參
選。

社民連從成立一開始，就不諱言會與外國勢力保
持接觸，其中包括一些駐港領事館官員、海外民運
組織、法輪功成員、「台獨」和「藏獨」分子等。
如果認為社民連的行為只是為了譁眾取寵，那就未
免太小看他們了。事實上，該組織成立4年來，頻
頻與外國勢力接觸，在去年「五區總辭」前後更為
明顯。有分析說，通過接觸，社民連能夠直接或間
接獲得必要的資助和策略性指導。

2010年8月，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率領副主席吳文
遠、秘書長季詩傑，前往包括紐約、洛杉機、三藩
市、溫哥華及多倫多在內的6個美、加城市。表面
目的是為宣傳社民連的政見，但還有不為人知的

「任務」。一如陶君行返港後向傳媒所表示的，此行
共獲得4個成果：一、見了包括王軍濤、吳仁華等
在內的海外民運成員；二、成功招攬40名海外年輕
新成員，當中數名年輕人有意參與今年區議會選
舉；三、社民連籌備在北美地區成立支部；四、共
籌得超過十萬元捐款。有必要在北美設分部嗎？

據一位前社民連成員透露，陶君行等美、加之
行，不僅見了眾多民運人士，還見了美國一間「半
政府機構」的人員，並要求獲得資助。當時的確是

獲得了滿足。但不知這個行為是否與黃毓民發生利
益衝突，導致日後與黃的決裂。事實上，當時隨同
陶君行一起赴美的吳文遠、季詩傑，正是社民連後
來內訌的「主角」。

香港政治組織成立「北美分部」太過敏感，民主
黨、公民黨從不敢宣之於口，社民連卻敢直接提上
議程。正如有質疑者稱，社民連有了「北美分部」
後，是否意味 可以直接接受外國資金的援助，而
不必假借香港「空殼」公司之手做掩護，同時能夠
避免過於明顯的資金流動而遭曝光。毫無疑問，
美、加之行對陶君行及社民連而言，意義非凡。

顧問公司或是收錢窗
去年10月13日，陶君行悄悄註冊了一間私人公

司，名為「惠譽商務顧問有限公司」（Value Plus
Corporate Consultancy Limited）。這間公司註冊地址
位於灣仔的一幢商業大廈之內，其實是一間「空殼」
公司。經實地考察，上址不僅沒有任何該公司標
誌，而且與陶的另一間公司「惠譽執業會計師有限
公司」共用同一地址。行內人士講，這類顧問公司
生意界定十分模糊，幾乎任何事務都能夠搭上「生
意」。對陶君行而言，多了這間「空殼」公司，日
後的生意就不僅僅限於提供「會計」服務，生意面
可以更廣。

無獨有偶，陶的「親密戰友」、現任社民連內務
副主席吳文遠，也在去年註冊了一間私人公司，名
為「企業策略顧問有限公司」（Corporate Strategy
Consulting Co.Limited）。社民連兩名掌舵人都在從事

「顧問」業務，而社民連從此不再缺乏資金從事政
治活動，私人公司真的同此無關嗎？

今年1月23日社民連分裂，精神領袖黃毓民出走，
照理說社民連應該元氣大傷，進入整頓期。但令人
奇怪的是，社民連反倒更加活躍，而且示威遊行更
具針對性、更有破壞力。如前所述，4個月內進行
了逾50次示威遊行。除了每周一次到中聯辦示威遊
行，支持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外，其他凡是
和內地政治扯上關連的事件，例如艾未未、劉曉
波、反核電等，社民連人員無一例外會出現在街
頭。5月國際勞動節假期，社民連共搞了7場集會遊
行，陶君行因此向傳媒訴苦道：「4日假期，3天都
在街頭示威，不累才假！」

對於一個政治組織來說，遊行示威可能是家常便
飯，但家常便飯也需要有資金才能運作。每次一二
十人的交通、伙食津貼，以及遊行所需要的道具，
花費可能幾千至上萬元。「小數怕長計」。累計金
額，50次的費用就不是小數目了。以社民連的規模
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沒有持續外來的
進賬是難以為繼的，投入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就更
需要花費了。據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社民連成員表
示，包括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
沒有一家是不收取政治捐助的，當中也不乏一些非
本港的政治款項，他還說：「區別在於，社民連太
過冒進，有人太想急於表現自己，反倒露出馬腳。」

社民連到底收了誰的錢？背後有何不可告人的秘
密？想必陶君行把持的社民連行政委員會不敢、也
不會出來說明真相。但對於市民來說，這已是公開
的秘密，不用過多解釋。陶君行等過去因為共同的
目標而和黃毓民搞在一起，今天又可以因為利益分
歧而割席，甚至不惜惡言相向。當中緣由，並非政
見不同，只是利益之爭。社民連今天的情形，與海
外民運分子的狀況如出一轍，最初因「利」而合，
最後因「利」而散。

（本文轉載自6月號《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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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金融危機等全球性、地區性挑戰日益增多的新背景下，各國企業的積極參與和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

充分發揮，上合組織的凝聚力將進一步加強，對推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中國與中亞各國經貿合作具

有重要意義。

上合組織經濟合作前景廣闊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2011年6月中旬，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峰會將在
阿斯塔納舉行，會議將簽署《上合組織10周年阿斯塔納宣言》，
該《宣言》將成為上合組織未來一段時期的行動指南。當前，國
際形勢正經歷複雜、深刻的變化，把握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促
進成員國的繁榮振興，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共識。

成立10年來，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的法律框架、組織機制和
發展目標已經確立，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合作規模和合作領域不
斷擴大，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環境逐漸完善，在上合組織的多邊框
架下，中國與中亞各國以貿易投資便利化和大項目合作為主的區
域經濟合作邁出實質性步伐，區域內貿易規模逐年擴大，能源、
交通、電信、礦產等領域合作逐步加深，合作水平不斷提高，上
合組織已經成為中國與中亞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合作機制之一。近
年來，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經濟合作呈現出以下發展勢頭。

貿易快速發展 投資規模擴大
經過10年發展，上合組織成員國間經貿關係持續快速發展，貿

易量佔各自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提高。2008年，中國與上合組織
各成員國間貿易額達到868億美元。其次，成員國間的貿易商品
結構進一步優化，經濟互補性增強。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成為對中
亞、俄羅斯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所佔比重超過30％。在
中國進口商品中，資源性商品及原材料超過中國進口總額的
70%。10年來，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易額從121億美元提
高到將近900億美元，同比增長7倍，高於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總額
的增幅。隨 各國經濟穩步發展和內需擴大，中國與上合組織成
員國間經貿合作蘊藏的巨大發展潛力將得到進一步發揮。

隨 經貿合作的逐步深入，投資逐漸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合作
的重要方向。近年來，各成員國積極調整與投資相關的政策法
規，投資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和監管環境明顯改善，相互投資
規模迅速擴大，投資領域逐漸拓寬。中國企業通過跨國公司在哈
薩克斯坦石油資產的收購、投資開採哈石油區塊和建設中哈石油
管線等項目，投資金額超過60億美元。上合組織成員國已經成為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而上合組織成員國對華投資也不
斷擴大，累計對華投資合同金額超過20億美元。

在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投資領域也進一步拓展。上合組
織成員國間的投資領域已由2003年以前的貿易、林業、農業及加
工工業，逐漸擴大到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機械製造業、農
業及農產品加工、服務業等領域。中方先後承諾向其它上合組織

成員國提供120多億美元優惠貸款，有力推動了成員國之間的
多、雙邊務實合作。

能源合作潛力巨大
上合組織成員國中，俄羅斯和中亞四國都是能源非常豐富的國

家，能源產業日益成為這些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能源合作是上
合組織成員國間增強互信、互利共贏的重要內容。2003年9月，上
合組織成立經貿部長會議高官委員會和有關方面的專業工作組，
為區域經濟合作各項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機制保障。此後，各成員
國圍繞《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在能源領域
確立了19個項目，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能源資源的互補帶動了
各國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能源消費結構以及人
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正式開通，標誌 中國與
包括上合組織成員國在內的中亞地區的合作共贏取得重大進展。

共同應對金融危機 加速經濟發展
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帶來壓力

和挑戰。隨 外資大量撤離，部分上合組織成員國出現資金短
缺，項目投資銳減，失業增加。面對複雜形勢，上合組織主動協
調各國立場，密切交流，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在促進地區
安全穩定、繁榮區域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6月，在葉卡捷琳堡峰會上，上合組織各方就共同應對危
機達成了原則共識，胡錦濤主席還宣佈中國將提供100億美元信
貸支持，為上合組織成員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作出努力。

目前，上合組織各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
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國際經貿合作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制度
環境，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具有廣闊前景。與此同時，由於各
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融資缺口較大等不利因素，上合組
織區域經濟合作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對各成員國和上合組織產生一定影響，但綜
合各方面因素看，危機也給區域經貿合作帶來機遇。首先，各成
員國應對危機的經歷和經驗，共同應對挑戰和克服困難的決心將
進一步增強上合組織凝聚力。其次，為了刺激國內消費和提振經
濟，各成員國全面加快了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客觀上促進了上合
組織「發展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決策的落實。第三，各成
員國重視經濟結構調整，努力提高經濟質量，為上合組織今後擴
大合作領域和規模奠定了堅實基礎。

最低工資均富還是均貧？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最低工資實行已經一個月，職工盟向傳媒表示有10萬名
僱員因此受惠，獅子山學會卻只見每天翻開報章都能找到
最低工資下的傷心故事。

當中有人被取消雙糧，亦有人被減工時，最悲哀的卻是
失業，而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我們最應該幫助的弱勢社群。
早前已經有殘疾人士被解僱、盲人工場僱員被減工時；近
日再有老字號酒樓因最低工資而被迫結業，使六十名員工
頓成失業大軍。

根據報道，這間酒家的工資成本在最低工資之後由每月
五十萬急增至七十多萬，而每月租金卻不過九萬元。結果
是在原來已經沒有多少盈利，甚至需要虧損的情況下，老
闆選擇結業離場。最低工資無疑正是這間酒家倒閉的致命
一擊。

最低工資之前，工會不斷指摘商人經常剝削工人，以謀
取最大利益。事實的確如此嗎？最低工資之後，有不少餐
廳表示就算時薪高於28元都難以請人。或許有人會問，那
為何不出更高價錢去招聘？30元不夠，40元不夠，為何不
出50元？

弱勢社群就業更難
事實是，這個工作都需要創造價值。如果老闆認為那個

崗位每小時只可以創造40元的價值，他們是絕對不會以50
元去請一名員工。工資是一個價格訊號，代表那名員工，
那個崗位可以創造的價值。人為地把價格強行扭曲，結果
只會把勞工市場同樣扭曲，最後卻永遠是最弱勢的社群受

到最深的傷害。最低工資使他們失業之後，他們又可以如
何跟其他人競爭？

既然無論如何都要付出28元，為何老闆不請一個真正可
以創造28元的人？請一個年輕力壯的，總比請一名老人
家、殘疾人士好；結果是將來長者的失業率一定大幅上
升。

今天的經濟環境不俗，最低工資的影響尚未完全浮現。
但已經可以經常找到有老人家、殘疾人士被解僱，年輕人
找工作亦已較以往困難。他朝經濟衰退之時，誰又可以保
證不會出現大量失業的情況？

可以預期，最低工資只會淪為另一個有加無減的機制。
經濟好時加薪，經濟不好時亦不應減薪。結果是中小企慢
慢消失，機器慢慢取代人手。到最後，老人家、殘疾人士
永遠都找不到工作，年青人亦找不到學習的機會，長期被
排除在職場之外。失去了工作的機會、能力，年青的長期
無法向上流動，徘徊在社會中下層。受苦的，原來還有我
們的兒子及孫子。

被解僱的酒家員工中，有一名已經為人祖母的女工，原
希望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用獲加的工資為孫子買一些玩
具，以分享這一份喜悅，今天卻好夢成空；「均富」的期
望，落得「均窮」的結局。最低工資原來不是對基層的保
護，不過是對基層的摧殘。

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問題真正浮現之前盡快取
消最低工資。但有政黨願意面對現實，提出廢除最低工資
嗎？

公共政策之兩難
單仲偕

上周筆者提及，近年通訊服務「又平又靚」，由過往只
有話音服務，至今手提電話上網普及但收費仍舊廉宜。相
比之下，交通機構的收費卻往往隨通脹上升，似乎沒有受
惠於科技普及帶來的效率，筆者相信，與交通機構或多或
少只受有限的競爭有關。

引入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有助迫使交通機構提升效
率，控制價格。舉個例子，港鐵營運的東鐵與西鐵設有月
票，以一個居於屯門到中環上班的人計算，由屯門至中環
八達通票價22.4元，假設一個月工作22日，車費開支985.6
元，但該公司推出月票，由屯門至南昌月票410元，再加
上由南昌到中環的八達通單程票價9.7元，假設一個月工
作22日，車費共836.8元，省下一成半車費。為何港鐵公
司要如此「笨」？皆因其要與巴士競爭。由屯門出發的巴
士，到中環收費19.4，一個月上班22日，車費853.6元！若
港鐵不推出月票與巴士競爭，消費者的選擇顯然易見。

鐵路與巴士乃香港交通工具主要競爭對手。當然，我們
尚有屋 巴士、小巴、電車和輪船，但因為各種原因，這
些已變成輔助的交通工具。若要加強交通工具之間的競
爭，其中一個方法，或許是讓巴士提供更佳的服務，例如
調整路線、增加班次、調整價格，甚至增加巴士線之間的
競爭，例如受歡迎的路線，或有互補作用的路線，可由不
同的巴士公司營運，這樣有助促使巴士公司提升效率甚至
減價。與鐵路比較，巴士仍有其競爭力，皆因越來越多巴
士路線以「點對點」方式提供服務，全程「有位坐」對長
途乘客尤有吸引力。

然而，世事不那麼容易有兩全其美。倘若要透過加強競
爭來促使公共交通工具價格減低，便有一個大家未必願見

的後果，就是空氣質素可能因為越來越多巴士、小巴、屋
巴士行走而惡化，繁忙地區的道路更擠塞，結果，政府

和市民用於醫療服務的開支必會上升。另一方面，倘若我
們選擇以競爭為本的政策，政府就必須興建更多道路容納
越來越多的車輛，尤其在市區的繁忙地段更可能要拆卸舊
樓開闢新路，這也是保育人士不願見到的。倘若我們視環
保與健康比價格更重要的話，我們必須理解交通費可能稍
貴，而政府要用稍多的資源，協助未能應付交通費的基層
市民。畢竟，省回建路的開支與醫療費用，可以資助很多
市民稍增的交通費。

類似的選擇在公共政策的決策並不罕見。就像最近機場管
理局公開諮詢興建第三條跑道一事，也見這些決定的困難。
香港機場的客運及貨運量自九八年啟用至今以倍數增長：九
八年，客運量只是2900萬人次，但到了2010年，客運量已增
至5100萬人次，增幅超過七成半。興建跑道的確會影響環
境，倘若新的跑道根本毫無需要，筆者當然反對。然而，若
真的有如此多人要進出香港的話，我們要決定的，就是哪一
種方式比較划算、比較環保。若來港的人士不搭飛機，就只
有靠火車和汽車從內地入境，或是靠輪船從南中國海入境。
輪船顯然不能應付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所需，至於火車和汽
車，是否真的比飛機環保？會否只能應付從大珠三角附近到
港的旅客？從華北或歐美到港的旅客又如何呢？

公共政策沒有完美，說到底，我們必須要在各種限制
中，尋找一個可行而平衡的方案，每一個政策都是不同人
士的「人生交叉點」，政府擔當的角色，應該是盡力坦誠
地解釋不同方案的利弊，從而與民間達成共識，這才是以
和諧社會為目標的施政方向。


